
《空城计》是一出家
喻户晓的传统戏，但它却
是 一 个 不 见 正 史 的 故
事。是罗贯中在作《三国
演义》时，根据一段闲聊
编写出来的，正史中是没
有记载的。

历史上曾有过多次“空城计”，其
中比较著名的有两次，第一次发生在
公元前 666 年春秋时期的楚郑之争
中。楚令尹子元为了博得嫂子息妫的
欢心，让舞伎整天表演军事舞蹈——
万舞。可息妫却哭着说：“死去的先
君教练万舞，为了鼓舞士气，如今令
尹不思国仇，却厮守在我的身旁，岂
非咄咄怪事！”此话传到子元耳朵里，
他悔悟道：“连妇人都不忘大仇，难道
我会忘记不成？”于是，他出动 600辆
战车进攻宿敌郑国。而郑国兵微将
少，忙派使者八方求援，但援兵一时
赶不到。若闭门抵御，势必难抵挡。

于是他们情急生智，大开城门，街面
原有一切不变。子元率大军到郑国
都城后，发现城门大开，大街上有做
生意的，有人闲逛，人们进进出出，若
无其事。就怀疑郑军有诈，急忙令军
不可攻城，伺察动静。就在这时，诸
侯救援郑国的大军陆续赶到，子元一
看，大事不妙，率领楚军星夜撤退。
这便是历史上首次使用“空城计”的
记载。

古代历史上有记载的“空城计”
还有一次，发生在南北朝时期。宋
文帝元嘉七年（公元 430年），文帝刘
裕派右将军到彦之征伐北魏，宋军

先后占取了洛阳、虎牢
等不少要地。但到了冬
天黄河冰封，魏兵大举
反攻，洛阳、虎牢等地又
陷落。到彦之决定丢弃
战略要地滑台，焚舟南
逃，宋军全线败退。当

时宋济南太守萧承之手下只有几百
人守城，敌众我寡，形势很危急。这
时萧承之命令守城士兵隐藏起来，
然后大开城门。魏兵来到城下，疑
心城中定有埋伏，赶快撤走了。这
次战争以南朝刘宋的失败告终。辛
弃疾在《永遇乐》一词中说的“元嘉
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指
的就是这场准备不足，任人不当的
北伐。但萧承之以空城计保全济南
守军的胆略和计谋，还是令人钦佩
的。萧承之就是南齐开国皇帝萧道
成的父亲，所以这件事被《南齐书》
记载了下来。

从朋友那里听到一则笑话，说给夫人
听。笑话说的是朋友单位一对夫妻，很有文
化，很幽默，两人在一起常常说一些笑话逗
乐。可平时，不管丈夫怎么说得天花乱坠，妻
子总是不满意，笑不起来。一次，朋友单位的
一位女同事在市场买了一斤藕，回家一称，只
有半斤，气得这位女同事不得了，连骂小贩子

不是人。丈夫把这事跟妻子说了，不料妻子
笑得前仰后合，连说：“太妙了，太妙了！”

夫人问我：“何妙之有？”
我说，朋友的妻子说那女同事也太幽默

了，一斤藕，一半儿肉，一半儿窟窿，这么简单
的事，也搞不清，真是好笑。

“没有吧？”夫人忽然认真起来，“一斤藕
哪有半斤窟窿？最多二三两了不得了！”

这是个西汉的女侍俑，40 厘米高。她是个女侍
婢，穿着细腰拽地的喇叭形长裙，双手腹前袖起。她
眉目清秀，表情恬静，体态又十分端庄，倒不是她的眉
眼多么动人，而是整个人透露出的柔美高雅的气质，
给人以超凡脱俗的感觉。

汉代陶俑制作工艺有模制、捏制、雕琢三种，往往
三种技法混用。这个女俑是首先有前后两片合模，可
能有所雕塑，陶塑手法简洁，人体比例适度，细腰宽袖
喇叭裙裾，强烈对比，平添几多柔美。

女俑的衣领残留红色，面部有白色留痕，头发的
黑色尤为显著，表明她是个彩绘俑。彩绘俑的制作是
整体素烧，然后再通体涂一层白粉，在嘴唇、喇叭裙
裾、衣领处，施以红彩，垂背的头发，再施以黑色，女俑
形象，由色彩而更加鲜明。

常常看着这女俑，看她飘飘的走来，款款的走
去。听她低声细语的说话。忽然他的主人唤她 ，她急
急地走了，仍然飘飘款款。分享这平静安详，从容淡
定，回味她背后的大汉王朝，这种气质是大汉王朝给
予的，这形象也是大汉的工匠制作的。

有人说这女俑端庄的像尊佛像，再看看她，真有
几分像呢。

在《力量》一书
中，“爱是世间最大的
吸引力”是朗达·拜恩
想强调的核心观点，
你要想得到什么，你
必须先去“爱”什么。
想得到钱，你必须先对钱产生好的感觉；想
得到他人的爱，你也必须先付出爱。当看到
别人拥有的车、亲密关系、身材、健康、成功、
快乐等等你所渴望的事物时，请跟他们一样
兴奋，因为你是在对这些渴望的事物表达欢
迎，因为你的兴奋就表示了你的选择！

朗达·拜恩总结出一条跟金钱有关的
规则：你永远不可以将金钱放在爱的前面；

如果这么做，就违反
了爱的吸引力法则，
而 你 将 承 担 其 后
果。爱必须成为你
生命中的主导力量，
没有其他事物可以

凌驾爱。金钱是你可以使用的工具，而你是
通过爱把金钱带来的；但如果在你的生命
中，你重视金钱甚于爱，将会接收到一大堆
负面事物。你不能一边对金钱付出爱，一边
又粗鲁无礼地对待别人，因为如果你那样
做，就敞开了大门，让负面性进入你的人际
关系、健康、快乐和财务状况中。

开在城市的桃花，注定是寂寞的。
寂寞的桃花旁边就是繁华的街道。
街道上人来人往，不知道有谁会留意这株桃花。我是这天早

上送女儿上学，无意间发现了它——发现它开花了。“宝贝，你看，
桃花！”女儿和我一样惊讶：“好美的桃花呀！”

自从发现这株桃花后，无论是早上送女儿上学，还是傍晚下班
回家，我总会停下来朝它望上几眼：一朵朵，一层层，挨挨挤挤，飞
云流彩，就那样默默地热烈着，静静地伤感着……看得我每次心里
都是酸酸的。

一株桃花孤零零地开在城市的一隅，开在一户人家的窗下。
这户人家的主人，应该是爱桃花的吧。至少，当初在山野或者

乡村看到这株桃花的时候，主人是动心的。可以想象，在山野的春
天里，一大片一大片桃花恣意地开放着，有谁置身其中而无动于衷
呢？一大片桃花就是一团跳动的火焰，一团团火焰在乍暖还寒的
春风里，让你顷刻间得到淬炼，从而使你的身体变得坚硬，反而使
你的灵魂愈显温软……

即使在乡村，即使也只有这么一株桃花，它定是生动的——它
映着返青的麦苗，麦苗也越发葱绿了；它照着黛色的房屋，房屋也
暖洋洋的了。更不要说桃花下觅食的鸡呀鸭呀，花瓣上嬉戏的蜂
呀蝶呀，无不与桃花一起载歌载舞起来了……

一连几天，从早到晚，我看到那户人家的窗户都是紧闭的。有
时，我多么想遇见、想遇见我凝望那株桃花的时候，那扇窗户突然
打开，被桃花撞得满怀的主人一心仁爱，满脸欢喜。然而，我看到
的却常常是比目光更冰冷的紧闭的窗户。是房屋易主？还是主人
赶着春游的人们寻山问野去了？苦苦地、苦苦地把这株桃花遗忘
在了城市的街道旁。街道上依旧是人声鼎沸，浮躁在空气中左冲
右突。

也是，桃花，它本属于山野，理应生在乡村。
这倒让我想起了刚刚看过的一部电视剧——《野鸭子》。从小

在乡村长大的野鸭子，淳朴而快乐，突然面对奢华的城市生活，却
令她手足无措。即便后来找到了她苦心寻找的亲情时，她也无法
再适应新的生活。最后，她还是回到了自己生活了二十多年的乡
村，继续养她的鸭子，继续过她无忧无虑的生活。野鸭子，离不开
乡村，离不开鸭子，就像桃花，它离不开乡村，离不开蜂绕蝶舞一
样。

只可惜，这株开在城市的桃花上不见蜂绕蝶舞，桃花下亦没有
鸡叫鸭鸣，所以，又有几人能真正理解它的寂寞呢？

也难怪这株桃花寂寞。在这芜杂与浮躁纠结的城市里，在这
奔忙与倾轧缠绕的生活中，有谁还知道春天什么时候到来？有谁
还懂得品赏一株至美的桃花？

风景深处的文字，被风景掩映；被掩
映文字，成为风景。

我所居住的小城有座小山。许多年
前，山顶四周一溜墙，用明、清两朝的墓
志铭砌围。逢到天气晴朗的时候，站在
不知哪位祖先的肩膀上登高远望，能隐
约看到江对面的京、焦二山。墓志铭上，
有细细密密，漫漶的字迹。

文字镶嵌在风景里，石头是最好的
载体。有些字，踞露天旷野之上，更具气
势恢宏。

徽州古村落，散落着许多大大小小
的牌坊，那些忠、孝、节、义字坊矗立阡陌
村头，风雨中守候了数百年，无声诉说岁
月的沧桑。

西安“碑林”里最宏伟的石碑，巍然
高耸的《石台孝经》，高近六米，顶有雕满
卷云的双层华冠，碑座是线刻狮子、蔓草
的三层石台，碑身是由四块巨石合成，托
举着时光里的厚重。

文字镌在砖石上，与日月星辰一道
地老天荒。

我见过斧劈山石上的偌大文字，横
亘在天地之间。那是作为渺小的生命个
体，胸臆寄寓的淋漓抒发。

也见过令人惋惜的文字。那是在苏

州木渎古镇的虹饮山房，一本浓缩的方
寸微雕，上面刻满密密麻麻的锦绣篇
章。可惜是用来作弊的，透露出中国几
千年封建科考制度的参与者，渴望金榜
题名、出人头地、心跳忐忑的怯懦目光。

在一户人家，斑驳的山墙上，每一块
青砖上，都刻着烧制工匠的名字，刻着责
任和信誉。

凋落的文字，成为时空里的一声
响。千年前的某一个深夜，一声巨响惊
醒耷首栖睡的宿鸟，镇江焦山上的摩崖
石刻《瘗鹤铭》遭雷击崩裂，轰然滚落。

《瘗鹤铭》上，－篇哀悼家鹤的字行，风雨
剥蚀，线条凝重，缱绻深沉。从此，“大字
之祖”沉睡长江。江面上，芦荻摇曳，千
帆竞渡。

刻在石头上的字，用来保存一个人
灵魂的体温，比写在纸上，保存时间更

长。
游花果山，没能见到《西游记》中的

猴王，却与古人撞个满怀。祖无择，明代
河南范县草根才子。生性落拓，豪无羁
绊，才华富有，相貌却不敢恭维，他是中
国古代第一个被女子所休的男子。

“千百年沧桑没，终有人为吾拂。”留
在花果山三绝碑上，寥寥十二个字中射
出一支箭。

人在寂寞中，谁知我心？今生无缘，
今生无悔。后人拨开光阴堆积起的厚厚
尘土，总有一个溅开共鸣。冥冥之中,也
许会有一个红颜知己。

我不把它看做仅仅为了爱情。如果
那样只能是一声无奈的叹息。它是对岁
月和人生的不服输，渴望着心与心的电
闪雷鸣。站在光阴的河流对岸，看见一
个人，才华飞扬的自信。虽然隔着 300

年，依然那么有温度。
文字题在墙壁上，熠褶生辉。前年，

在黄鹤楼上“孤帆远影碧空尽，惟见长
江天际流”，一边看江，一边体验一千多
年前李白送孟浩然的聚散依依，我从江
之尾来，文字被苏醒，穿梭在时空里的烟
花三月，洄游到始发的地方。

文字书写在木头上，如照射一线
光。年少时，我在南通法乳堂仰望，殿内
有一郑板桥所书的“十指成林”匾额，其
中的“指”，惟妙惟肖，上面一笔宛然翘起
的大拇指，最后一笔像一只翘起的脚，一
竖之上，隐见一个蓄髯须的老僧，蹲其
间，闭目养神。心有佛者，便能相见。

有些地方，文字供奉于一间房里，让
心在里面取暖。一尊弥勒佛旁，“大肚能
容，容天下难容之事；开口便笑，笑世间
可笑之人。”悟彻世间真谛。

字与景的搭配，相得益彰。有一年，
见狼山广教寺的门楣上，有一副对联：

“长啸一声，山鸣谷应；举头四望，海阔天
空。”这时候，俯仰浩荡江天，风景变得生
动和饱满起来。

掩映在风景深处的文字，山水的注
解，却是世间的抒情与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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灶上还有火，火是封着的，用
火钩子一捅就着。张怀英把香蕉放
进灶洞里，像烤地瓜一样，围着煤
火摆了一圈。几个弟妹蹲在张怀英
身后，伸头探脑，像几只满怀热望
与期待的小猫小狗。张学良撸了撸
袖子，二妹，用不用拉风箱？在杏
核店胡同，拉风箱是张学良的活
儿，从六岁拉到十二岁，积累了足
够的经验。张怀英拿铁钩子把香蕉
翻了翻，满脸自信，不用，这东西
应该用慢火，慢火烤出来才好吃。

香蕉滋拉滋拉地响了足有半个
小时，眼看着声音渐弱，最靠近火
的部分已经开始冒烟。张怀英用火
钩子把香蕉钩出来，张学铭刚伸出
手，张冠英一巴掌把他的小胖手打
回去，等会儿吃，热！

香蕉已经完全变了模样，黑糊
糊的，瘦小干枯，让人看着挺不舒
服。张学铭盯着香蕉，突然笑了，
哥，你看它像啥？张学良看了看丝
丝冒气的香蕉，像啥？张学铭嬉皮
笑脸地，我看它像狗
屎，刚拉出来的。张
冠英怒叫一声，二埋
汰，你恶不恶心！还
让不让人吃了！张学
铭有个坏毛病，不爱
洗脸，脸上总是保留
些鼻涕口水之类的东
西 ， 所 以 得 了 个 外
号，二埋汰。当然，
这外号只在孩子们之
间流通，张作霖与几
个太太是不叫的。

张学铭还是第一
个抓起香蕉。他从小
就口急，想要吃奶了，妈妈刚掀起
衣襟，他已经像饿狼似的扑上来，
嘴叼着一个，手把着一个。边吃边
急促地哼哼着。张作霖一见他这吃
相，就生气，就骂，骂他饿死鬼托
生的，骂他穷酸相，下贱坯子。可
不管怎么骂，张学铭见了吃的还是
一如既往地奋勇向前。正所谓吃得
多长得胖，张学铭刚满八岁，体重
已与大他五岁的张学良差不多了。

张学铭一口将香蕉咬去一小
半，很享受地嚼了嚼，突然一咧嘴
把香蕉都吐了出来。伸出的舌头上
一片狼藉。张学铭哭丧着脸，声音
好像都带有焦煳味，哥，真成狗屎
了。张学良抢过他手中的香蕉咬了
一口，尝试着品了品，也忙不迭地
吐了出来。张学铭又拿起一个香蕉
递给张怀英，二姐，你也尝尝，真
比狗屎都难吃呢！张怀英气得把香
蕉扔进灶坑里，几个小弟妹把嘴一
咧，哭声一片。

几天后，张学良见到表嫂，当
表嫂问他吃香蕉的感觉时，他立时
想起张学铭关于狗屎的论述。不

过，在美若天仙、柔情似水的表嫂
面前，张学良不想学说那种乡村孩
子的粗话。更何况，香蕉是人家送
的，出于礼貌也不能实话实说。于
是，张学良说，香蕉好吃，真好
吃，长这么大没吃过这么好吃的东
西。

张学良是到表嫂家还礼的。张
作霖这一生最不愿意欠的就是人
情，受了谁的礼，承了谁的恩，以
后总要想办法还上。正巧，吴俊升
从吉林回来，带了十几瓶人参膏，
张作霖便让张学良给表嫂送几瓶
去。这种事，他自己不便出头，几
个太太又都不愿意去见这个狐狸
精，张作霖只好把张学良顶了上
去。却没想到，张学良此一去，倒
把自己连同人参膏一块给了表嫂。

表嫂家住在朝阳街东边，紧挨
着满铁所在的高丽会馆（今沈阳少
儿图书馆）。一个独门小院，一条碎
石铺就的小径直通三间青瓦房。正
是阳春季节，满院的槐花开得正

盛，进得院来，清幽
的芳香沁人心脾，张
学良马上想起了那绿
色的丝绒。

表 哥 不 在 ， 家
里只有表嫂和一个丫
鬟。这表哥是谁，干
什么的，张学良一概
不 知 ， 好 像 也 没 见
过。戴妈妈说过，这
表亲是攀上来的。许
妈妈补充了一句，看
见院墙外那爬山虎了
吗？有人浇泼尿，那
蔓儿顺着墙根就攀上

来了。
那天晚上发生的事，张学良几

年后跟冯庸讲过。冯庸是张作霖拜
把子大哥冯德麟的儿子，跟张学良
同年生，比张学良小几个月。张作
霖与冯德麟争权夺势，钩心斗角，
两个人的儿子却情同手足，少时在
一起，撩猫逗狗的事没少干。

表嫂没有想到张学良会来，喜
得有些手足无措，拉住张学良在自
己身边坐下，话说得很是嗔怪，小
家伙，就不说多来看看表嫂，咋
的，表嫂能把你吃了啊？

听了这话，不知道的人准会以
为两人关系有多亲近。其实，张学
良一共只见过这个表嫂两次，一句
话也没说过。

张学良拿出参膏，嗫嚅着，声
音很低，像是蚊子叫，这是我爸
……让我带给你的，长白山的参膏。

表嫂接过参膏，夸张地叫了一
句，这是给我的吗？啊呀，我太高
兴了，哎，小家伙，你知道
参膏有什么妙用吗？

张学良摇摇头。 2

“您知道她叫什么吗？”
“叫什么马尾巴老？是个洋名

儿。我老公叫刘满德！”
“您有她英国地址么？”
“我不知道！我又不懂洋文！你

们自己查不出来么？到底成不成？
外国的？”

“当然查得出来，外国的也没问
题。不过得稍微贵一点。”

“多少钱？”
“五万。”
“五万！抢劫啊？”刘太太叫道。
“您想想，您连名字和地址都不

知道！我们得先跟踪您的爱人，一
直跟到那女的出现，然后再跟踪
她，直到把她的住址和电话啥的都
弄到手。她在英国，我们得派人
去，花费肯定少不了。不过您要是
能提供点线索，我们也许能少收
些。”

“我能提供什么线索？”
“您有您爱人的信件么？特别是

有外国地址的？”
“信件？好像有

几封印着洋文的，不
过不多，那个死人！
一年到头不回家，什
么都不带回来！不过
家里有台计算机，小
的能折叠的。他去年
带回来的，没带走。
有用么？”

“ 当 然 有 用 了 。
这样吧，您把这些信
啦、电脑啥的这些东
西，都拿来给我们看
看，如果用得上，我
就给您便宜点儿。”

“能便宜到多少？”
“三四万吧。”
“就两万！不然我找别人。这种

广告到处都是！”
讨价还价是刘太太的本行。

“那您就先带着东西过来，价钱
好商量。”

刘太太走进上岛咖啡，把“折
叠计算机”紧紧抱在胸前。刘太太
故意没带多少钱，钱包里一共一千
块。计算机也许更值钱，刘太太犹
豫着要不要交出去。

侦探公司一共来了两个人，一
男一女。

女的姓张，二十多岁，虎头虎
脑，看不出能有多大本事。男的姓
王，四十多岁。王先生笑而不语，
好像肚子里有些货色。

刘太太开门见山：“我可没带
现金。等你们查出结果了，一手交
钱一手交货！”

王先生想了想说：“好吧！电
脑和信件您带过来了吧？”

刘太太心里有点犹豫。
“您要是不放心，就在这儿等

着，两个小时以后，我们就可以把
电脑还给您。”

“谁知道你们会不会还啊？”刘
太太嘟囔了一句。

“我们都是专业的，客户多着
呢，我们可犯不着骗您一台电脑。”

张小姐噘起嘴来。刘太太反
驳：“我怎么知道你们是专业的？”

王先生微微一笑：“刘太太，
您说您爱人叫刘满德？”

“是啊？”刘太太点头。
“您看看这个，他是不是您爱

人？”王先生边说边从包里掏出一张
白纸，递给刘太太。

是一张黑白照片：有个七八岁
的洋小孩，身后站着一男一女，体
态丰盈的洋女人正和瘦小的中年男
人脸贴脸搂在一起。那中年男人，
不是自己的老公又是谁！

刘太太虽然早有准备，可还是
一时间感觉天旋地转：“这孩子是
谁的？”

王先生却一把夺走打印纸，放
回包里：“还不知道。也许明天或
后天，您就什么都知道了。”

刘太太忙把电
脑和信件都交给张小
姐。才三个小时不
到，就把照片都搞到
了，看来还真有点本
事。

王先生没有食
言。不到两个小时，
张小姐把电脑和信件
都还给刘太太，说电
脑里什么都没有，这
些信也用不上。刘太
太问那怎么办？张小
姐说自然还有别的方
法，只不过时间会久

一些。
刘太太抱着电脑走出上岛咖

啡，心想那王先生和张小姐说不定
已经发现了什么，只不过不肯告诉
她。也能理解，等明天再给张小姐
打个电话，交上一点钱，说不定就
有消息了。

刘太太却没想到，从此以后，
那位张小姐的电话，就再没开过机。

生死相隔
300公里之外。
五辆旅行大巴，在数辆小轿车

的引导下，借着夜色悄然驶入的万
沅县城。车里坐满荷枪实弹、全副
武装的特警和武警。

高翔正坐在带头的一辆轿车
里，一身特警的装束。

十分钟后，万沅县城里突然热
闹起来，年三十儿似的。就在县城
最中心的地段，一群身着黑衣的身
影，正匍匐在沅鑫洗浴中心楼门
外。楼里没有灯光，子弹正呼啸而
出，划出一道道闪电似的光。院子
外面的高音喇叭不停重复着：“叶
永福！你被警察包围了！不
要再负隅顽抗了！缴枪投降
吧！” 22

连连 载载

风景深处的文字
王太生

散文

椰
风
蕉
雨
又
一
春

游
桂
光

《力量》
尚 蕾

新书架

都市里的桃花
魏 峰

随笔

喇叭裙女侍俑
张健莹

阅汉堂陶俑

历史上的两次“空城计”
夏 吟

文史杂谈

半斤窟窿
蒋剑翔

小幽默

王明杰书


